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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蒲松龄的夜读书写及其苦乐传达

张 　 含

摘　 要：作为封建科举时代屡试不第的一介书生，蒲松龄对夜读感触颇深，他得心应手地将夜读生活的酸甜苦辣写

入作品中，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夜读书写。 大致说来，他在诗文中多表达夜读之苦；而在小说中多表现夜读之乐，
通过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想象性叙事化苦为乐、营造乐境，以获得宽慰性救赎和人生补偿。 从《聊斋诗集》和《聊斋

文集》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聊斋先生通过夜读书写所传达的现实苦境。 从《聊斋志异》这部小说集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聊斋先生化苦为乐的感情投射。 《聊斋志异》借助异想天开的花妖狐魅幻设，实现才子佳人知音式的情感慰藉以

及“乐境”营造，其中饱含着一种别致的诗情画意美，有效地传达了蒲松龄平生所体验的苦与乐真义。
关键词：蒲松龄；夜读叙事；化苦为乐；乐境营造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５８－０６

　 　 在科举制度非常成熟的清代，应考入仕是很多

书生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三更灯火五更鸡式的挑

灯夜读更是其生活的常态。 大半生都在应考和设帐

教书中度过的蒲松龄对夜读感触尤深，他将夜读生

活的酸甜苦辣写入作品中，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夜

读书写。 夜读不仅是《聊斋》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场

景，也成为其诗歌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往研究

者关注到了《聊斋志异》时间设置的“夜化”问题和

蒲松龄诗歌中的暮夜书写，但尚未集中关注其“夜
读”叙事的效果和意蕴。 本文拟结合蒲松龄的诗文

和小说创作，运用知人论世、精神分析、诗稗互证等

方法，对其作品中的夜读书写及苦乐境界的营造展

开深入探讨。

一、蒲松龄的夜读生活及其诗文中的苦境投射

蒲松龄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多次参加科举考

试而落魄不偶。 他 １９ 岁考中秀才，胸怀大志，希望

能够成为举人进入仕途，为此他时常深夜苦读，为参

加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做准备。 但他时运不济，在科

举道路上奔走了三十多年，屡试不中，尝尽了辛酸苦

辣，直到 ７１ 岁才补上了一个贡生。 他在创作《聊斋

志异》的四十余年中，大多数时间用在了孤寂无聊

的应试读写上。
从蒲松龄一些零散的记载可见，其读书生活紧

张而辛苦，时常读写至“夜分灯火”，不敢有丝毫懈

怠。 例如，康熙三年春，“李子希梅，与余有范张之

雅。 甲辰春，邀我共笔砚，余携书而就之。 朝分明

窗，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 “时赵甥晋石在，假
馆同居，谓余曰：‘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

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

日焉。 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焉。’
余曰：‘善！’遂集十数叶，借晋石籍而授之。”①又如

《聊斋自志》所言：“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

瑟瑟，案冷疑冰。”②每当暮夜来临，他置身于萧瑟的

书斋，面对幽暗的烛光、冰冷的书桌和不得不做的功

课。 蒲松龄的读书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情感生活也

缺少应有的温度。
这种生活、学习方式对蒲松龄的文学叙事与书

写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入夜后，当大多数人开始

休息时，忙碌一天的蒲松龄思绪却非常活跃，甚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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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陆机《文赋》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状

态。 在本应安静读书的夜晚，他却经常心绪起伏，感
慨“文字逢时悲老大”；在本应安心备考的时刻，他
却满怀沮丧，“揽镜忽看白发盈”。 有时，本应读书

作文的主人公非但没有夜间苦读，反而处于随黑夜

而来的困顿中。 他的很多诗歌言说了傍晚或深夜时

的心境和行为，尤其是夜不成眠的生活场景和情绪

变化。 如《夜坐》细致描写了蒲松龄“夜坐”时的思

绪和夜深时刻孤独寂寞的心境：“短榻凝寒客思清，
时闻里落短长更。 松阴破碎秋光漏，髭影婆娑短烛

明。 文字逢时悲老大，晓床欹枕笑平生。 年年落拓

成何事？ 揽镜忽看白发盈。”又如《秋斋》：
　 　 高斋独坐思依依，回首生平事事非。 狂态

招尤清夜悔，强颜于世素心违。 沾霜槲叶红犹

湿，着雨林花倦不飞。 处士萧然仍四壁，少年那

不羡轻肥。③

在一个孤独、寂寞的秋天雨夜，他孤身独坐，回
望一事无成的人生，为自己曾经的“狂态”而深深懊

悔，看着自己“萧然仍四壁”的贫困处境，不胜唏嘘，
谁不向往富足美满的生活呢？ 白日里强颜欢笑应对

世人，只有夜晚才能直面家徒四壁的窘境和困顿的

内心，这该引发出多么惆怅的情绪。 全诗未曾道一

个“冷”字，却时时透射出诗人内心的孤寂和冰冷。
这种孤寂、清冷的心境浸染着蒲松龄的夜读生

活，在静默中撕扯着他的情绪，使他的创作沾染上一

种纠结、悲凉的情感。 如他在孤愁萦怀、难以入眠之

际创作的《夜小雨》：“短更长更愁絮絮，三点两点雨

星星。 雨声不似愁难断，颠倒匡床月入棂。”④诗人

以雨喻愁，愁思绵绵，愁之深重反倒激发了他的审美

感受力。 与《夜小雨》呈现的忧郁之美相比，在另外

一首描写大雨的诗歌《夜电》中，蒲松龄驰骋想象，
塑造了一个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抒情主人公的愤懑

形象。 《夜电》之一云：
　 　 青石裂破碧天漏，郁郁浓烟蒸宇宙。 玉女

无声迸线条，一夜乾坤亦应瘦。 胸中垒块如云

屯，万盏灯光和酒吞。 醉中披发作虎叫，天颜辄

开为我笑。⑤

诗人首先对划破天际的闪电和激起水雾的倾盆

大雨做了十分细致的描写，“裂” “蒸”两个动词，分
别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带给读者极大的心理冲击，
乾坤变瘦，天地狭小。 在这极端的天气里，抒情主人

公（蒲松龄）也“胸中垒块如云屯”，更加郁闷。 酒后

入醉的他，散发狂叫，如虎作声，竟然产生了惊天地

的力量，一道闪电汹涌而至，撕裂天空。 诗人在暴雨

之中、闪电之下的散发怒吼，一定是热烈、直白的。
这是多么悲壮而又疯狂的场景啊！ 由此可见，蒲松

龄内心之压抑与烦闷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这种情

绪必然也会映射在他的夜读之中，尤其是《聊斋志

异》的创作中，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 如果说

《夜电》之一通过自然环境而聚焦于作者自己，那么

《夜电》之二便转向夜读时的环境书写来衬托内心

的痛苦：
　 　 夜深有鼠大如驴，咤咤霹雳啮破书。 疾风

窗户自开掩，若有人兮来荏苒。 鬼母啾啾狐狸

啸，摄魄摄魂梦惊魇。 城头隐隐鸣鸱枭，闯然一

声闪红绡。⑥

风雨中窗户被刮得一开一合，好像有人来回走

动，说明他居住的书斋条件非常简陋。 更加让人不

堪忍受的是，“大如驴”的老鼠趁着雨夜更加肆无忌

惮地啃咬书籍，整个居住环境充满了令人不适的破

败感。 尤其是，梦中还有“鬼母”“鸱枭”一类凶恶的

角色出没，他不断被噩梦惊醒。 诗人在孤独之外生

出巨大的恐惧，肉体和精神同时饱受摧残。
夜读书写会排解蒲松龄的苦闷，有时因为文学

想象而丰富孤独的内涵。 随着夜幕的降临，在白天

生成的愁苦情绪会因为漫漫长夜而更加凸显，甚至

被放大。 蒲松龄对夜晚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在万籁

俱寂的深沉夜色中，他对自我的认同与反思变得异

常清晰、强烈，不论是“沾霜槲叶红犹湿”的婉转凄

美，还是“神龙怒气嘘九垓”的壮美景象，都无一例

外地让他在“寂然凝虑，思接千载”⑦后，又迅速回

到自身，勾起他那始终难以排解的孤愤情绪。 如

《读书效樊堂》其二写道：“狂情不为闻鸡舞，壮志全

因伏枥消。 寂寞荒园明月夜，蕉窗影里度清宵。”⑧

在月夜之中，身处荒园的蒲松龄如同祖逖、曹操一样

勤奋自砺，忍受着孤独、寂寞之苦，壮志却不断被消

磨，孤独乃至绝望时常占据他的夜晚。 所谓 “狂

情”，应是被孤独、寂寞压抑的那份狂放之情，是那

深藏胸中的奋发向上之情。 他经世有为的志向不被

认可，心情暗淡，只能沮丧地伴着孤灯清影度过漫长

的夜晚。 又如《夜微雨旋晴，河汉如画，慨然有作》：
“神龙怒气嘘九垓，叆叇撑天惧天摧。 帝遣封姨吹

商律，虚声带寒入窗户。 夜搔短发哭歧途，狂歌击剑

声呜呜。 歌阕粉绿扫重云，天开星眼泣露珠。”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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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作于雨过天晴之时，抒写的重点却是伴随着“神
龙怒气”而来的愤郁、无奈和失落情绪。 黑夜里的

狂歌悲啸能使重云散去、天开星眼，现实中的作者却

无路可走、壮志难酬。

二、化苦为乐的幻象救赎

与蒲松龄诗文中多表达夜读之苦不同，《聊斋

志异》涉及夜读这一行为时，对于夜读生活的清苦、
孤独、寂寞往往是寥寥带过。 他在小说虚幻的世界

中展开丰富的想象，努力摆脱现实的苦闷，化苦为

乐，借助那些美丽、多情、神异的花妖狐魅实现精神

救赎。 那些花妖狐魅往来于他的书斋，装点了他的

夜读生活，暖化了他的心灵，也丰富了他的精神世

界，成为他解除苦闷的一剂“良药”，为他黯淡、落魄

的生活带来一些亮色和欢愉。 它们常常在书生夜读

时制造邂逅，陪伴、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缓解孤愤、逃
离苦境的最佳方式。

在蒲松龄的笔下，那些美好如“仙子”的花妖狐

魅是他超越平庸、平凡的理想寄托和艺术投射。 精

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为一种人的复杂

的精神活动，“由记忆影响到外在世界所建立的知

觉仿同———不过只是形成愿望达成（这是经验认为

需要的）团团转的途径而已”⑩。 以此来审视蒲松

龄小说的艺术世界非常恰当，其更深厚、宽广，更具

有人性和美的魅力。
尽管蒲松龄的日常世界多局限于空间相对封闭

的书斋中，但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夜晚，那是一个可以

避开生活喧闹、真正为他所拥有的特殊时空。 在借

助艺术想象所传达的夜读生活书写中，这一时空场

域是开放的。 在这片天地中，他可以释放自我，驰骋

无羁的艺术想象。 荣格说：“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

力。 它抓住一个人，使他成为工具。 艺术家不是拥

有自由意志、寻找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

许艺术通过他实现艺术目的的人。”蒲松龄正是这

样一个具有“天赋的动力”的人，他将自己的喜怒哀

乐、个人意志转化为对抗孤愤的最佳艺术方式。 与

清代其他同类作品《阅微草堂笔记》 《子不语》等相

比，这一点表现更为明显。 纪昀、袁枚并非缺乏蒲松

龄似的心境，也曾在夜晚读书、创作，不乏夜晚视角

的作品，但其艺术表达的兴趣点与蒲松龄截然不同。
《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对夜读生活的书写，不仅

缺乏对“人”本身的思考，而且“对抗”意识非常稀

薄；《聊斋志异》借助夜读生活叙写所表现出的集体

无意识引发了历代读者的精神共鸣。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具有鲜明的“自喻”

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映射蒲松龄本人的性情和

审美倾向。 对于生活在三百年前的蒲松龄来说，他
幽暗生活中的一线“光明”也许是科举成功，也许是

其他，但呈现给后人的首先是那些栩栩如生的花妖

狐魅。 与它们相伴，他的生活不再枯燥、乏味，具有

了斑斓的色彩，孤苦的心境得到慰藉。 就如《狐梦》
中毕怡庵所表达的那样：“每读《青凤传》，心辄向

往，恨不一遇。 因于楼上摄想凝思，既而归斋，日已

寝暮。”在阅读类似作品时，蒲松龄是否也曾产生类

似的幻想呢？ 他在写作这一类小说时，是否就是在

表达自己相同的期待呢？ 是否也在期望和《狐梦》
一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答案是肯定的。 他

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绝
非一句“姑妄言之姑听之”那么简单。

在一次次的思念、幻想之后，众多美丽的花妖狐

魅前来陪伴书生孤独的夜晚，慰藉他们孤寂的心灵，
并发生一段段浪漫而又奇幻的故事，形成《聊斋志

异》叙事中最为生动的故事主体。 《小谢》讲述了书

生陶望三与花妖狐魅曲折的爱情故事。 小谢、秋容

通过“偷书”与陶望三认识，随后，三人开始熟悉起

来。 作品通过小谢、秋容在书生夜读时的恶作剧描

写书斋中的欢乐：“长者渐曲肱几上，观生读；既而

掩生卷。 生怒捉之，即已飘散；少间，又抚之。 生以

手按卷读。”陶望三还通过教两人习字、学书，与她

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读书是贯穿整个故事线索

的重要因素和主体内容，小谢、秋容的可爱性格以及

与书生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被描写，陶望三多姿多

彩的夜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得以表现。
《聊斋志异》中，进入书生夜读生活的那些年轻

女性美丽、善良而充满智慧。 她们被书生的才学、勤
奋乃至人品所吸引，成为他们的欣赏者、肯定者甚至

知己。 如《绿衣女》中，女子被书生于璟读书时展现

出的才华所吸引，对他产生爱慕之情。 《白秋练》
中，白秋练在偷看过慕蟾宫的勤读专注后对他一见

钟情，相思成疾。 《书痴》中，颜如玉因郎玉柱读书

如痴与其相识、相知，又因爱书终与之离散，令人唏

嘘不已。 这一切，实实在在地印证了日本理论家厨

川白村关于“文学是苦闷象征”的断言。 因此而

形成的摇曳多姿、惝恍迷离的两性情爱叙事，则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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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上缓解、释放了蒲松龄因科举失利、生活窘困

而产生的压抑感、失败感，正所谓“吊月秋虫，偎栏

自热”是也。
与蒲松龄笔下书生与花妖狐魅之间这种亲昵、

美好的关系相比，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精心构设

的书生与花妖狐魅的故事，读来却让人紧张、恐惧。
如《滦阳消夏录》（四）第八篇，山长前巴县令陈执礼

夜读时，一位香艳又诡异的女子从上面缓缓垂下，露
出姣好的容颜偷觑他，并有意挑逗、魅惑他。 他虽

“自恃胆力，不移居”，但其仆人却中招而亡。 如此

“艳”鬼，令人惊悚无比，由此可见纪昀眼中的男女

之情。 又如《滦阳续录》 （四）第一篇，写“老儒于灯

下写书寄家，忽一女子立灯下，色不甚丽，而风致颇

娴雅。”在女鬼熄烛威吓老儒时，老儒大怒，扬言要

以墨印为记焚女鬼的尸体。 此中的女鬼与书生形成

对立关系，并未有情感故事发生，反而有剑拔弩张之

势。 相比之下，蒲松龄致力于两性之间的细腻美好，
而纪昀专注于教化说教的创作观念，这种分野非常

清晰。 这与纪昀高中进士、仕途平坦、生活相对安逸

有关，他并不像蒲松龄那样迫切需要想象若干“书
中自有颜如玉”的旖旎故事来抚慰心灵，不需要借

助文学创作来弥补落魄书生的挫折感和失败情绪。
在《聊斋志异》夜读书写中，除了与书生产生男

女之情的女性花妖狐魅外，还有一些不涉及两性情

感的角色。 这类角色以狐、仙居多，大多聪慧非凡，
有的还身怀绝技，对书生的助益体现在方方面面。
如《郭生》中塑造的狐狸，主要是帮助书生备考。 狐

狸在夜里潜入郭生的房间用墨水涂抹书卷，看似是

在搞破坏，实则是在帮他批改文章。 这里明确指出

了郭生所作并非寻常诗文，而是备考的文章。 可惜，
狐狸遇到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考生，他始终不能辨

识好坏，后来竟然不再听从狐狸的暗示。 作品没有

描写狐狸的样貌或性格，而是将其塑造成一个灵异

者、预言者、侠义者。 即便最后郭生拒绝它的帮助，
它也只是留下最终的预言，悄然而去。 蒲松龄通过

肯定狐狸的才能、品格与书生的品行形成对比，这与

《阅微草堂笔记》的构撰旨趣截然不同。 纪昀借助

狐狸形象的工具性作用书写官场生活的倾轧不断，
如《滦阳消夏录》（四）第十三篇中，前来借宿的李庆

子偶然听到狐狸认为与董曲江同宿的友人俗气逼

人，不可共室，他大肆宣扬，使人皆知，董的友人“衔
李次骨，竟为所排挤，狼狈负岌返”。

三、夜读书写的“反读书”叙事

《聊斋志异》中的夜读多是作为一种引入角色

的叙事方式与话语范式，为故事发生提供一个时空

场域，作者的重点则是对书生的关怀慰藉、人生指导

及相应故事的演绎。 在夜读书写中，蒲松龄很少刻

意交代读书的细节或内容，作品的叙事重点不在读

书本身，而在于读书者的身份，以及因读书所发生的

一系列故事。 如《鲁公女》写道：“一夕，挑灯夜读，
忽举首，则女子含笑立灯下。”之后，文中再无提及

与读书、吟诗等相关的情节。 又如《聂小倩》中，宁
采臣陪聂小倩夜读《楞严经》，只说是“今强半遗忘。
浼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但后文并未因此产生

后续情节，只是从这方面暗示聂小倩的聪慧与好学，
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罢了。 再如《沂水秀才》中，一
个俗不可耐的秀才“课业山中。 夜有二美人入，含
笑不言，各以长袖拂塌，相将坐，衣耎无声。” “课业

山中”暗示了书生的日常生活，即白天黑夜备考，但
作者没有继续深入，而是重点描写了二美人对书生

的“考验”：“少间，一美人起，以白绫巾展几上，上有

草书三四行，亦未尝审其何词；一美人置白金一铤，
可三四两许；秀才掇内袖中。”在“文字”和“银子”面
前，秀才见钱眼开，毫无书生的斯文。 于是，作者无

比感慨：“丽人在坐，投以芳泽，置不顾；而金是取，
是乞儿相也，尚可耐哉！ 狐子可儿，雅态可想。”作

者讥讽、批判的剀切溢于言表，夜读叙事发挥了重要

的社会能指作用。
蒲松龄的夜读叙事，具有一种“反读书”倾向。

他反对的是那些束缚人、让人失去伦理品格和人生

境界的科考书，而不是表达人的性情、沟通人的情感

的诗词之类。 在蒲松龄的笔下，科举考试要读的经

书、策论之类的正经文字很少被提及，与考试关系不

大的诗歌却频繁进入故事的叙述中，甚至具有“治
愈”的作用。 如《白秋练》中，读诗、吟诗乃至抄诗、
作诗成为白秋练和慕蟾宫精神交流的桥梁，乃至救

命的良药：
　 　 女不觉欢然展谑，乃曰：“君为妾三吟王建

‘罗衣叶叶’ 之作，病当愈。” 生从其言。 甫两

过，女揽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读，则娇颤相

和。

反对急功近利目的的读书，也是蒲松龄“反读

书”的宗旨。 《书痴》中的郎玉柱，痴迷于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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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信书中真有金粟”。 机缘巧合，这些目的竟然

一桩桩达到了，织女颜如玉也从书卷中走出来，成了

他的红颜知己。 不过，让他的实现理想的《劝学》
《汉书》等经典著作，并不能使其科考成功，就如颜

如玉所言：“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耳。 试观春

秋榜上，读如君者几人？”直到郎玉柱真正弃绝读

书，通晓了人情世故，才终于考取功名，成为世俗社

会的显贵，因读书而获得的红颜知己却因之陨丧，批
判锋芒暗隐其中。 《白于玉》则直接表达了对科举

的拒绝。 仙人白于玉并非普通的花妖狐魅，因此他

可以与吴青庵“共晨夕”。 在读书、论学过程中，二
人亦师亦友，“忻然相得”。 在他的引导下，痴迷于

科举的吴青庵逐渐摒弃了世俗中的功名利禄和婚姻

子嗣等诉求，坚定走上成仙之路。 作者对这样的人

生选择持肯定态度。 通过“反读书”叙事，蒲松龄突

出了那些活跃在夜晚书斋中的真正“自我”，关注那

个被读书的功利目的束缚后而希望处于放松状态的

人，更批判了那些因为读书而成为“少年进士”者内

心的龌龊、灵魂的卑微，人情、人性之美丑因此而昭

然若揭。

四、夜读叙事的“乐境”营造及诗情画意美

在《聊斋志异》的夜读叙事中，蒲松龄对夜生活

的敏感和化苦为乐，表现在对夜的独特理解和诗化

书写上。 他将自己对诡秘气氛敏锐的感知转化为一

种体现温暖和友爱的情感，投射到故事文本中。 鬼、
狐、鼠、鸟等，是蒲松龄小说中时常出现的角色，却很

少呈现令人无法忍受的恐怖之象，夜色中花妖狐魅

的介入反而带来灵动、浪漫和美好。 按照古代鬼神

文化约定俗成的规则，花妖狐魅一般只能在夜晚活

动，天明离去。 这种与人交流的方式，使它们不受人

类行为准则规约，自由自在，倏忽而来，倏然而去，与
夜色的属性十分契合。 夜读中的书生，所处“夜”的
氛围本身具有神秘、暧昧、虚幻的特点，为故事的发

生增强了奇幻感、可能性；而“读”本身以及书斋所

提供的场域特征，又让故事沾染了“雅”的色彩。 生

活体验和艺术逻辑恰相契合，给了“情类黄州，喜人

谈鬼”的蒲松龄审美表达的机缘。
一般讨论传统叙事文学，人们关注的重点无外

乎时间、地点、人物。 夜读叙事的时间、氛围值得重

视。 中国古代小说有夜间叙事的传统，“夜”的朦

胧、诡秘对于营造鬼怪精灵类的故事具有特殊意义。

人的“昼出夜伏”和鬼的“昼伏夜出”正好对立，夜间

发生的故事因此更具有神秘的特点、玄幻的氛围，以
及恐惧的体验。 魏晋时期的小说如《搜神记》等，因
此而很难获得真善美的审美体验。 但《聊斋志异》
中，在阴郁的夜色下发生的却不一定是恐怖的故事，
纷至沓来的花妖狐魅往往比人更可亲、可爱。 《青
凤》中，故事发生的老宅“怪异，堂门辄自开掩，家人

恒中夜骇哗……荒落益甚……或闻笑语歌吹声”。
到了夜里，耿去病在老宅中探索时，“闻人语切切。
潜窥之，见巨烛双烧，其明如昼”。 整个环境的氛围

在夜色中充满着诡异、灵异，令人不寒而栗。 可当耿

去病邂逅美丽的青凤后，一家人亲密交谈，共进餐

饮，一段走向圆满结局的爱情故事负载了人世间难

得的温暖亲情。 《阿英》中，独自在匡山僧寺读书的

甘玉，与阿英、秦娘子一行人邂逅，发生了一串彼此

互相帮助的报恩故事，其中体现出的贞毅、果敢和善

良体现了人世间难得的真善美，这才是作者摹写的

重点。 夜色中的神秘、玄幻不过是塑造形象的手段，
而惊悚、恐惧从来没有参与到阅读者的审美体验中。

在《聊斋志异》中，夜读的地点作者格外关注。
寺庙、空斋、郊外居所等僻静的所在，多是书生备考

的常选之地，设帐之家孤独的教书者也往往独自栖

息于一隅。 因此，书斋成为花妖狐魅最易出现、最常

光顾的场所。 在聊斋诗集中，对书斋的称谓多是

“高斋”，往往充盈着凄苦的情绪。 如《咏怀》中的

“谋生计拙类鸠巢”中的“斋”是狭小、简陋之斋，《次
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中“冷雨寒灯夜话时”的
“斋”是孤冷之斋，《夜电》中“疾风窗户自开掩”的

“斋”是破败之斋。 但这类描写及相关情绪没有直

接出现在《聊斋志异》中，对于书斋类居所，小说中

往往极写其旷废、荒置、无人的特点，以突出故事发

生的环境，如《荷花三娘子》中，宗湘若称自己的书

斋为“荒斋”，《胡四姐》中，尚生住在“清斋”里，《彭
海秋》《狐梦》等则仅称之为“别业”。

立足于空间的环境描写是蒲松龄营造诗意氛围

时经常使用的手段。 不过对于书斋的具体环境，小
说中往往少有提及；对于斋中的具体陈设以及带有

描述性的夜读场景，通常也是一笔带过。 这种有意

的“忽略”当是因为他描写的重点不是书斋本身，而
是书斋中的那些“人”。 因此，他情愿自我催眠一般

钟情于那些具有美好性格和品格的花妖狐魅，并将

之转换成对自己的慰藉。 如《雨钱》中，“滨州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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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读书斋中。 有款门者，启视，则皤然一翁，形貌甚

古。”叙事的重点依然是发生在斋中的故事，只不过

这里的书生是个假秀才，狐仙老翁反而是个真书生。
当秀才希望通过老翁不劳而获时，老翁很生气，二者

之间原本高雅的交往关系断裂：“我本与君文字交，
不谋与君作贼。 便如秀才意，只合梁上君交好得，老
夫不能承命！”求真求雅的狐狸为书斋赋予了应有

的意义。 《聊斋志异》写了那么多的花妖狐魅，读者

不觉其阴冷可怕，反而认为其善解人意、温暖可爱，
甚至体现了人伦社会正在逐渐失去的价值。 蒲松龄

通过夜间书斋发生的故事畅写爱情、亲情、友情，夜
的美好因此得到呈现，书斋的意义也因此被发现。

在《聊斋志异》的夜读叙事中，吟诗具有营造

“乐境”的特殊作用，不仅标识男女主人公的才学、
风度、性情，同时也渲染了环境、美化了夜色。 在以

才子佳人为主要特征的故事范型中，少有世俗烟火

气，多的是高雅的诗歌与精神的理解、认同。 故事中

联结男女主人公的往往是诗歌，如《连琐》中，女鬼

连琐与书生杨于畏的相识、相知来自连琐的吟诗，二
者约会的信号也是诗歌。 后来二人谈论诗文，读诗

之乐胜于男女之情。 作者集中表达了二人的趣味相

合、心灵相通，“如得良友” “剪烛西窗”均非世俗可

以领会。 读书写诗乃至琴棋书画是两人沟通的主要

方式，也是爱情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种纯粹的精神

追求，也是蒲松龄一生所崇尚和追寻的。 如此“才
子佳人”的形象设置，强调了连琐的诗性气质，也增

强了夜读的诗意特点。
对于每一个长期为了生存而读书的书生而言，

夜读的艰苦不可避免；夜读之“乐”则来自内心世界

的灵动恣肆、文学想象的自由展开和主体情感抒发。
蒲松龄以一部孤愤之书的撰写来感受“乐”而扬弃

“苦”，众多美的篇什足以表达他内心深处洋溢的理

想和追求。 正如其《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
所云：“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聊
斋志异》是蒲松龄宣泄情绪的载体，也是他书写人

间情怀的文本。 他在文中未提及过书生读书时的情

绪，更多关注的是那些读书以外的事情，如与花妖狐

魅的相遇等。 这是一位作家情怀的表达。 也正是因

为这样的情怀，他才得以进入自己的“白日梦”，将
其与人类世界关联起来，并忘记自己的苦。 可以说，
在蒲松龄制造的“聊斋”幻境中，刻意忘却的“苦”已
然转换为自觉呈现的“乐”。 从这个意义上说，《聊
斋志异》夜读叙事有效地传达了蒲松龄平生所体验

的苦与乐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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